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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文学作品鉴赏中不可忽视的边缘词
程佳妮

（陕西省韩城市文化馆  陕西  韩城  715400）

[摘　要]本文从文学鉴赏的角度出发，对有关文学作品中各类边缘词的运用及边缘词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展开了探讨，以期能

够为广大读者的汉语文学作品阅读与鉴赏提供一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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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读者往往都习惯于通过对词语含义及

相关应用技巧的分析，准确判断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情感，实

现对作品的有效鉴赏，对边缘词的关注则相对较少。然而在实

际上，文学作品中的边缘词虽然看似对句意影响较小，但却同

样与作者情感思想表达有着密切联系，能够在文学作品鉴赏中

发挥出不可忽视的作用，而针对文学作品鉴赏中的边缘词运用

展开具体探究，自然也是十分必要的。

一、副词类边缘词作状语

在汉语语法规则中，副词是指完整句子中能够明确行为、

状态特征的词语，多表示时间、地点、程度、频率等，具有很

强的修饰性，通常会被用作状语，以修饰句子中的动词或部分

形容词[1]。从文学作品鉴赏的角度来看，副词作状语在各类文

学作品中的应用十分普遍，虽然仅属于句子中的边缘词，但由

于这类词汇的存在能够使事物某方面特征得到明确，而句子中

事物的特征往往又与作者个人情感、思想直接相关，因此通过

对副词作状语的边缘词的分析与感知，同样能够把握到作者在

思想情感表达方面的很多细节，进而实现更深层次的文学作品

赏析。

例如在阅读南唐后主李煜的词作《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

了》时，人们通常都会将比较关注词中“小楼”“东风”“雕

栏玉砌”“春水”等作为意象的词语，但却很容易忽略“小楼

昨夜又东风”一句中“又”字的巧妙运用，并使自身对词作的

赏析出现缺失。从作品的创作背景来看，由于作者李煜在创作

此词时早已投降归宋、远离金陵（南唐都城），整篇词作都是

为了表达自身对故国的无限思念以及沛然莫御的愁思，因此词

的开篇处就发出了对世事变迁、往事已矣的慨叹，之后则继以

实景描写（小楼昨夜又东风），达到借景抒情的目的，句中的

“小楼”“东风”等意象虽然看似平常，与前句间的关系也并

不大，但“又”字的存在却使整句得到了升华，成功将作者所

表达的情感推向高潮，并使读者产生情感共鸣。“小楼昨夜又

东风”一句中的“又”字有着“再一次”的意思，暗示自己所

居住的小楼之前也曾有东风吹过，带来春天的消息（东风指春

风），结合作品的创作背景及相关历史知识则可以判断，这

“又”一次吹来的东风，实际上是与身处故国都城时吹过的春

风相对应，当时东风吹过有着故乡安逸生活的气息，此时东风

再次吹过，自身境遇却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此对比

怎能不让人心生哀愁，即便是并未亲身经历的读者，也难免会

被李煜的情绪所感染，而我们之所以能够得出这些鉴赏结论，

则恰恰是由于对词作中“又”字这一作定语的副词类边缘词进

行了深入分析。

二、名词类边缘词作定语

名词作为汉语中实词的一种，是指表示人或事物的各种名

称，具体包括时间、处所、方位、物体等，在句子中作定语使

用时，往往都是用于对代词或另一名词的特征进行修饰，明确

表示其性质、数量或领属[2]。而从文学鉴赏的角度来看，文学

作品中名词作定语的运用，则通常可以看做是作者对自身某方

面情感的委婉表达，如果能够结合上下文深入分析句子中作定

语的名词类边缘词，并将作者使用这些词语的原因明确下来，

那么就可以准确感知到作者潜藏于文字中的情感，为文学作品

的深层次鉴赏提供重要支持。

例如在《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这篇文章中，作者臧克

家以“他，是口的巨人。他，是行的高标”一句作为了全文结

尾，对闻一多先生言行高度统一的品格进行了评价与赞美，不

仅能够让读者对闻一多先生形象形成具体、深刻的印象，同时

还将自身对于闻一多先生的敬佩之情充分表达出来。从语法上

来看，“他，是口的巨人。他，是行的高标”一句中的“口”

与“行”，表面上分别是指嘴这一人体器官以及行动、行为，

均属于名词，在句子中则是作为定语，用于对“巨人”“高

标”进行修饰，根据上文则可以将其延伸理解为“语言”（思

想）、“行动”，与标题的“说”与“做”分别对应。由于作

者在前文中讲述了闻一多先生为了革命所作出的种种努力，因

此在结尾处分别从“口”与“行”两方面对其作出评价，实际

上为了进一步强调闻一多先生的革命精神，即群众大会上勇于

指责反动派无耻行径以及生死关头走在游行示威队伍最前方，

同时向读者传达大家在语言（思想）和行为上都应该向闻一多

先生学习的文章中心思想，如果读者未能考虑到边缘词运用上

的这一细节，那么就很难理解作者在结尾处的用意。

由此可见，在文学作品鉴赏中，通过对作为定语出现的名

词类边缘词进行分析，读者往往能够捕捉到文章中体现作者创

作意图及思想表达的各种细节，而以这些细节为切入点，则可

以对文学作品展开更加全面、深入、细致的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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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形容词类边缘词作定语

汉语中形容词作为表示事物性质、状态、属性、特征的

一类词语，通常用于对名词、代词进行修饰，同样可以在句子

中作定语使用，并成为有关文学作品中体现作者思想情感的载

体，与名词作定语在效果上比较类似[3]。

例如在《我爱这土地》首现代诗中，诗人艾青用不仅构设

了“土地”“河流”“风”“黎明”“鸟”等多种意象用以表

达情感，同时还运用“悲愤”“激怒”“（无比）温柔”“嘶

哑”等形容词对意象进行了修饰，以凸显全诗一以贯之的忧

郁感情特色，并实现对情绪、氛围的有效渲染，拉近诗中意象

与现实世界间的联系。在诗的开篇处，艾青通过“假如我是一

只鸟”的假设，引入了“鸟”这一代指自身的意象，并通过后

句“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阐明了自己的人生追求与目

标，句子中的形容词“嘶哑”作为“喉咙”的定语，不仅为诗

句增添了忧郁的情感色彩，同时也通过对“鸟”的修饰，将自

身境遇及坚定信念准确表达出来：作为一只能够鸣叫于天上

（面向整个社会发出声音）的“鸟”，即便在之前的生命中

已经歌唱至声音嘶哑，但这样的困难却并不会改变自己的信

念与初衷，无论身处于怎样的境地，未来都会继续歌唱，始终

保持对身下这片土地（国家）的热爱，而“嘶哑”一词本身，

则正是对作者坚定信念、无限热爱之情的最深刻体现。在之后

的诗句中，艾青开始，借助“土地”“河流”“风”等意象，

对当时整个国家的状态进行描述，并将忧郁、悲伤的情感继续

贯彻下去。结合诗作的创作背景（该诗创作于1938年，当时抗

日战争刚刚爆发不到一年）我们可以发现，如果将诗人看做是

一只飞翔在天空中的鸟，那么这只鸟身下“被暴风雨所打击着

的土地”“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无止息地吹刮着

的激怒的风”，无疑是日寇铁蹄下中华大地以及亿万中国人民

的最真实写照。哪怕国家与人民正饱受着侵略者的摧残，却依

然能够坚强地将悲愤、怒火转化为力量，始终坚持与侵略者进

行斗争。诗句中的“悲愤”“激怒”等形容词，不仅是对战争

中华夏儿女情感、意志的形容，同时也体现了诗人将始终与同

胞站在一起、抵抗侵略者的信念和目标。另外，艾青虽然对中

国革命和抗日战争的长期性、艰苦性有着深刻认知，但却并未

因此而感到绝望，反而坚信中国人民能够取得战争的最终胜

利，“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这一诗句，正是其对于

胜利即将到来的判断与期望，而作为“黎明”这一意象定语的

“（无比）温柔”，则是对战争后生活无限美好的暗喻。

从这些形容词类边缘词的运用案例可以看出，形容词的修

饰性特点使其在文学作品中往往会成为情感、气氛的载体，或

是连接意象与现实世界的重要纽带，如果能够准确理解形容词

类边缘词的含义，并结合文学作品创作背景等信息，对词语作

定语的用法展开具体分析，那么就能够判断出意象所代指的事

物，理解作者想要借助意象表达出的情感与思想，这对于文学

作品鉴赏同样能够起到很大帮助，

四、儿化韵边缘词运用

汉语中的儿化韵简单来说就是人们在进行口语表达时，因

做出卷舌动作而使个别字的韵母发生音变，在普通话及北方方

言中十分常见，存在儿化韵的词语则通常被称儿化词[4]。一般

来说，由于儿化词属于韵母发声音变的词汇，因此多用于口语

表达，但在一些文学作品中，作者为了达到某种特殊的创作目

的，有时同样会对儿化词进行运用，而通过对儿化韵边缘词运

用的分析，则能够对作者的创作目的做出判断[5]。以名著《红

楼梦》为例，小说中儿化词的出现虽然十分频繁，但曹雪芹使

用这些儿化词的目的却有着明显差异，儿化词本身的功能也不

尽相同。如第三十一回出现的“麝月道：‘这是怎么说，拿我

的东西开心儿？’”这一段中，“开心儿”作为儿化词是应用

于人物的对话中，主要是为了增强对话的口语色彩，使麝月所

说出的话能够显得更加真实，将读者吸引到对话情境中来；第

三回出现的“方欲拜见时，早被他外祖母一把接人怀中，心肝

儿肉叫着大哭起来”这一段中，对于“心肝儿”这一儿化词的

运用，主要是为了体现出贾母对林黛玉的喜爱；而在第三十回

出现的“这么个小瓶儿，能有多少？”这一句中，儿化词“小

瓶儿”作为名词，则是为了凸显出瓶子的细小。另外，特指细

小事物的儿化词在小说中十分常见，这一方面是为了让读者对

事物形成直观印象，准确把握事物细小的特征，另一方面也是

想要通过对大量细小事物的描述，侧面体现出书中贵族阶层人

物在生活上的精致。

结束语

总而言之，文学作品中的边缘词运用虽然比较复杂，但只

要能够熟悉作定语名词、作定语形容词、作状语副词、儿化词

等各种边缘词的特征，并根据上下文内容及文学作品年创作背

景，对这些边缘词的用法进行准确判断，就可以轻松捕捉到作

者情感思想表达、创作意图等方面的细节，进而为深层次的文

学作品鉴赏提供重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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